
 

《入菩萨行论》117课 

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一起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本论分

了十品，前九品是围绕着“菩提心胜宝，未生令生起，已生令不坏，辗转益增长”

的教言进行宣讲的。其中第一、二、三品是没有生起令生起的教言；第四、五、六

品是生起了不退失的教言；第七、八、九品是在不退失的基础上辗转增上的教

言。 

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三部分——不退而增上。其中第七品是世俗菩提心和

胜义菩提心都能够增上的助缘——精进；第八品是世俗菩提心增上的窍诀；第

九品是胜义菩提心增上的窍诀。 

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八品，增上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分愿菩提心、行

菩提心。愿菩提心，也就是“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有两个殊胜的内容，一

是“发心为利他”，利他的成分非常重要，为了利他而发心成佛。所以，菩提心的

核心宗旨就是利益众生，为利益众生，才发誓成佛。因为只有成佛是利益众生

最殊胜的手段，否则利益众生就有欠缺，无法全方位的利益。为了给众生做暂

时和究竟的利益，必须要以成佛的身份来利益。所以，“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

提”中，有利他的发心和成佛的发愿，而发心占核心的地位，这就是愿菩提心。 

行菩提心就是修持六度。在《入行论》中，不仅有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起利他

心的教授，也讲了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比如说，第八品是

静虑，前面讲过，这里并没有具体地讲寂止的修法，而主要是使我们相续中粗

大的分别念寂静下来。这里面有对世间八法分别念的寂灭，比如现在我们学习

的舍弃世间、抛弃妄念的静虑修法，还有下面正行部分要讲到的修持自他平

等、自他相换的修法和窍诀，内容非常殊胜。 

现在我们还在讲前行，即舍弃世间和抛弃妄念，讲到了对身体和对亲友执

著的过患，现在讲的是要依止寂静处。 

下面看颂词： 



 

何时方移栖，天然辽阔地， 

不执为我所，无贪恣意行？ 

前面讲过，我们要安住在岩洞、无人寺、树下等处，心中想：什么时候我才

可以移栖到天然辽阔的地方，把这些地方不执为我所，没有任何贪著，自由自

在、无牵无挂的进行修行。“无贪”就是对任何人和事物不贪执，“恣意”是自由自

在、无牵无挂，“行”就是修行。 

这个颂词讲到寂静处的住所——天然辽阔的地方，天然就是没有一点点人

工造作的痕迹。世间上有很多游览的胜地，虽然也可以修行，但是有人工的痕

迹，所以不是特别理想的修道之地。另外，人工造作的缘故，毕竟付出了很多的

劳作，比如自己修的房子、盖的寺庙，觉得自己在上面花费了很多精力、钱财，

就很容易把它执为我所。因此，天然的意思，除了没有人工的痕迹之外，还有比

较容易摆脱我所执著的内涵。“辽阔地”就是地势辽阔，自己的心胸也随之开阔。

在辽阔的天地中，再修持殊胜的窍诀，就比较容易和法相应，外面的环境和自

己内心的境界，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 

此处的寂静处，有两种意思。一种是颂词中直接的意思，是指远离人世间

的喧闹，很天然、很幽静的场所，鸟语花香、风吹草低，比如深山、森林、山谷等

等，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另外一种意思，以前法王如意宝在讲《弥勒请问经》（《发起菩萨殊胜智乐经》）

的时候说，闻思修的地方也可以称之为寂静处。法王如意宝举喇荣佛学院为例

，当时佛学院有好几千人，按照寂静处的第一种定义来观察，每天这里人来人

往，诵经、讲法的声音有很多，似乎不是一个人住在寂静无人之处的含义。但

是法王说，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是每个人的心都是调柔的，每天都在闻思修，

整个场所能够制止很多的愦闹，增上很多闻思修的功德，其实也符合寂静处的

一种定义。 

从这个定义来看，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修行者，由于条件的限制，很难马上



 

抛弃家庭、工作，到寂静处一个人观修，虽然没有到第一种寂静处的机会去修

行，但是有第二种的寂静处，也是可以的。比如，很多城市里面有些寺庙，如果

这个寺庙有闻思修行的话，也算是寂静处；也有很多居士的团体，每星期聚集在

一起进行闻思修，其实这个场合就是寂静处。因为和大家一起闻思修行，这时

候内心缘的是佛法，没有缘世间八法，也没有缘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时候的心

远离了愦闹，增上了闻思修，当下就已经到了寂静处。所以，一起闻思修的道

场，是让我们远离愦闹的地方，这是很殊胜的地方。因此，城市里面也可以有第

二种定义的寂静处。当然，如果既能到寂静的地方，又能够增上闻思修，是非

常完美的，因为在寂静处可以迅速地增长闻思修的智慧，圆满我们的资粮。 

如果没有这种好的环境去增长闻思修的话，我们内心中这么多的烦恼分别

念，如何调伏？因此，我们应该珍视一个礼拜中和大家共修的机缘，这是非常

珍贵的，也是在依止寂静处。我们没办法像很多苦行者那样，一生一世地依止

寂静处，增上闻思修，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下的这种环境中依止寂静处。只要能

增长闻思修、远离愦闹，就可以满足寂静处的第二种条件。这是法王如意宝在

讲《弥勒请问经》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教言。 

其实，地方很清净，只是寂静处的一种含义。第二种最关键的含义，则是一

定要在这样的场合中，断除愦闹、增上闻思修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很多

野生的动物，像老虎、鹿子、昆虫，它们一生都依止在寂静的森林中，但是并没

有增上禅定，也没有闻思修行的功德。所以依止寂静处，并不是身体到了寂静

的地方，就万事大吉了。这是我们闻思修的前提、助缘而已，最关键的就是要增

上我们相续中闻思修的功德。所以，无论哪个道场、哪个寺院、哪个地方，只要

能够增上闻思修、远离愦闹，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就是寂静处。 

在《禅定王经》（《三摩地王经》）中讲到，如果听到、向往寂静处的功德，我们

合掌向其方向迈七步的功德，远远超过用很多黄金、白银供养上师、诸佛菩萨

的功德。比如，世界各地有很多非常寂静的地方，也有很多能够增上闻思修的

地方，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前往寂静处去观修、学习，但



 

是我对这里特别向往，以向往的心合掌向这个地方迈七步，就可以获得很大的

功德，通过这种方式也种下了一个很好的缘起，像这样，以后到寂静处去闻思

修行的因缘也会逐渐成熟。 

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例，大概是1993年，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个小孩

子只有六、七岁的样子，他有些善根，听到很多大人讲佛学院的功德，产生了一

定的兴趣，当时有个师父引导他：“你现在这么小，交通也不是很发达，要去佛学

院可能比较困难，这个佛学院的位置在这里的西边，你现在朝西边合掌迈七步

，心中想我一定要去。”小孩子在这位师父的指引之下，真的合掌向西边迈了七

步。后来大概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他的因缘成熟了，当时正在北京上大学，因

为善根苏醒，终止学业，自己到佛学院出家。现在在佛学院修行，善根、智慧、

人格都很好，也可以给别人辅导正法，成了辅导员。从1993年到现在，当时他

合掌走的时候以及现在在佛学院讲法，我都亲自看到了，所以有些因缘是非常

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现在发起这种向往的心，然后去做一些缘起，这个因缘也可能很

快成熟。很多人受环境条件的限制，没办法亲自去，就可以通过特别向往寂静

处，合掌向寂静处走七步来累积资粮。因为万法唯识，以心为主，如果自己很强

烈的心到了的话，那么在短短的时间中，每迈一步，都能产生很大的功德。 

否则，就像有些人很喜欢长跑，每天都朝一个地方跑，但是因为内心没有

很殊胜的意乐，也没有向往正法功德，虽然每天可能跑几十公里马拉松，但是

每一步都没有任何功德。但如果因为向往寂静处，合掌迈七步的话，每一步都

是能够积累资粮，都是以后趋向寂静处闻思修行的因。所以，这方面的缘起是

非常奇妙的。 

但是，我们要清楚，向往寂静处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到寂静处。有些

人认为寂静处很清闲，没有很多事情，现在有很多人，在世间压力很大，到了寂

静处，摆脱了困难的境地和很大的压力，暂时不用想这些问题，觉得自己的身心

很放松。历史上有很多人就是为了摆脱对现世的不满，到深山里去隐居，就是



 

因为在深山中很清闲，没有很多人的打扰，他觉得这样很自在。 

但作为修行人，不能因为在寂静处不用管、不用做很多事情，而到寂静处，

这是不对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寂静的环境很适合禅修，没有人打扰，在没有很

多琐事的前提下，观修菩提心，让相续中的利他心，从无到有，有了之后逐渐增

上，乃至达到圆满。如果自己的心达到圆满了，随之就产生了度化众生的能

力。 

我们趋向寂静处，并不是逃避。很多人不懂，就认为这是一种逃避，我们自

己不懂，也以为到了寂静处就是什么都不用管，很舒服，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认

知。很多真正的修行者，相续中的利他心、菩提心是很强的，只不过有时度化众

生的机缘未到，他虽然有能力，但是可能以前和众生结的善缘不多，没办法展

开弘法利生的事业；还有些很想利益众生，但是能力不够，所以暂时到寂静处去

做一些观修，累积一定的资粮，当他有了能力之后，开始彻底展开利他的事

业。 

所以，到寂静处绝对不是为了躲避，为了清闲，而是为了观修殊胜的菩提心

，总的目标也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们到寂静处闭关、闻思修行，如果目的是以菩

提心为前提，虽然行为上没有做实际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每一次观修，其

实都是和菩提心互相关联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 

“不执为我所”:天然的辽阔地是无主的，也不是人工造作的，所以自己到这

里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把这些岩洞、大树,执着为我的地方。现在很多人如果不

是在寂静处的话，就很容易产生我所：我的房子、我的车位、我的什么什么……

因为他为此付出了精力、时间、金钱，所以就认为这个地方其他人不能侵犯，

如果谁侵犯了，就要行使保护它的权力。因为这个，也引发了很多的纠纷和恶

业。 

在世间中很多事物、场所，是比较容易执为我所的。但是在天然的地方，到

处都是大树，没有人去争，自己也没有为这些付出任何的代价，你想住的时候



 

就住，不想住的时候就走，这时候就很难把这个地方执为我所。在一片大山当

中，山洞到处都是，你今天住这个，明天住那个，也不会认为这是我的山洞，把

它执为一个很强烈的我所，基本上是不会的。 

这些天然辽阔地，不太容易被修行人执为我所，所以他可以不依赖任何人

，自由自在地修行，这时候心情是放松的、心量是开放的，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如果是在世间的话,今天这棵树下面被谁占了怎么办？明天那个位置被谁占了

怎么办？像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担心，如果自己的身心过多地运转在这上

面，打坐的时候，脑袋里全都是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寂静处比较适合禅修呢？因为按照我们心的特点来讲，如果看的、

想的很多，经历的事情也很多，这些都会在我们的头脑心里留下印象。我们在

很忙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太容易影响我们，但是当我们突然停下来，比如今天

要打坐半小时，但是因为自己经历的事情很多，这些念头还没办法停止下来。

当自己坐下来之后，自己身体不忙了，这些思绪就翻出来了，脑袋里全都是这

些事情。要花很长时间，首先把自己的思绪稳定下来，然后才能进入修行的状

态，这就比较慢。 

但是在寂静处，这些准备工作都不需要了，因为自己没有看到、经历很多东

西，所以脑袋当中基本上是空的，一坐下来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到禅修的状

态。 

“不执为我所”是说这些天然辽阔地不太容易被我们执为我所。那么举个假

设，虽然情况不会很多，假如一个修行者到了寂静处，在这个山洞中，觉得这个

山洞太好了，又干燥光线又好，冬暖夏凉，很适合自己修行，干脆把这个山洞当

成家好了，这就是我的山洞。如果把这些山洞执为我所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教

诫：“不执为我所”。我们来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弃过多的执着，但是现在到了

山林中，把这些茅棚、山洞执为我所，是很不应理的。 

所以，“不执为我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这些山洞不太容易被我



 

们执为我所；二是假如我们执着了，教诫我们说：不应该执为我所，因为我是修

行人，我放弃了城市里面的房子，再来执着这个山洞就很不好。 

所以“不执为我所，无贪恣意行”，也可以理解成对自己的一种教诫。因为刚

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的智慧、资粮还不够，自己的执着心还是比较容易随物

而转，有可能对这些暂时的住所产生执着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遵照寂天菩萨

在这里给我们的教诲“不执为我所，无贪恣意行”。 

癸三、向往静处之受用： 

这方面就是讲静处的受用和世间完全不一样。此处通过讲静处受用的利益

和功德，以此引发我们向往静处的受用。其实静处的受用，是一个很简单的受

用。在世间中，如果你的受用非常的少，那么要以平常的方式生存下去就比较

困难，所以在城市里的受用可能就很多。另外，受环境、舆论压力的影响，也不

得不给自己的受用去升级换代，这也是比较现实的问题。所以，在世间要保持

一种知足少欲的心态或者行为，也是不太容易的。 

那么，应该怎么样通过静处的受用，来对待自己的受用呢？就是不管怎么

样，如果自己有能力做得到，那么就尽量按照这个标准，越简单越好；如果自己

实在做不到，那么像前面讲的那样，自己向往这种非常简单的生活，发起向往

静处受用的愿，也是可以的。 

颂词讲： 

何时居无惧，唯持钵等器， 

匪盗不需衣，乃至不蔽体。 

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居住在这样无惧的环境中，手里只是拿着钵盂等很简单

的生活用具，身上穿着土匪强盗都不需要的衣服，乃至在寂静的地方，没有遮

蔽身体的衣服也没有畏惧。这就是静处的受用，很简单的。“何时”——我什么时

候才能够如是居住寂静处呢？“居无惧”，是说在寂静处居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

畏惧。 



 

“唯持钵等器，匪盗不需依，乃至不蔽体”，这三句都可以和无惧联系起来，

唯持钵等器——无惧，穿着匪盗不需的衣服——无惧，乃至不蔽体——无惧。

因为是寂静处的缘故，所以自己只是守持钵盂等资具。此处主要是针对出家人

，当然，有些在家人在寂静处闭关修行，也可以这样理解。 

按照以前的传统，出家人是三衣一钵——身上有三衣，手中拿着钵盂。钵盂

解决了所有吃饭饮水的问题。在古代的印度或者现在南传佛教的国家，由于地

处热带和民风的缘故，他们历史上就有给修行者施供（提供饮食）的习惯，不管是

佛教的僧侣，还是外道的修行者，只要手中持着钵盂走到村落当中，经过每家

人的门口，都会给你布施一些食物。 

如果不是在寂静处，而是在城市之中，我们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就得下厨

房。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虽然非常复杂，但在城市当

中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水、煤气灶、冰箱和炒菜做饭的东西，缺乏任何一个

都不行。 

而在寂静处，一个钵盂就够了。修行者比较特殊的资具就是一个钵盂，有

了这个钵盂之后就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从因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双赢的

方式。一方面，在家人给出家人提供饮食，可以因为供养出家人而得到福报；另

一方面，出家人托钵化缘，会节省大量的时间，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就

可以用在修行上面。如此一来，在家人帮助出家人解决吃饭的问题，节省出很

多时间，出家人帮助在家人解决积累资粮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很多时

间去打坐修行，他们要积累资粮怎么办呢？出家人至少可以从成为“福田对境”

的方面帮助在家人解决这个的问题。当然，积累资粮并不单是这一点，这只是

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双方可以互相利益。 

当然，在汉地现在要去托钵化缘，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在藏地也是如此，因

为藏地地域广大，人却特别稀少，如果拿一个钵盂去化缘，走一天都不一定能

遇到一个人。有些深山里的修行者，就是用一个钵盂煮点野菜吃，如此就够了。 



 

这里，“钵等器”就是指钵盂，“等”字就是指其它的一些法器、经书等很少量

的资具。“无惧”是说即便一个人在寂静处修行，他只是拥有诸如一个钵盂等很

简单的资具，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饿死、会不会发生

其他事情，他只是吃着很简单的东西，不用畏惧。 

对比之下，如果是在城市，我们只是拿一个钵盂，就像现在一些乞讨的人

一样，这样做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会产生恐怖和畏惧。

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像钵盂那样简单的东西，一方面我们会很害怕自己无法生存

下去，另一方面还会有舆论的压力，顾虑别人的眼光，因为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

而活着，有时候也是为了别人而活。就像有时候我们穿衣服，是不是自己真的

是需要这些东西呢？有些时候可能自己也需要，但还有些时候是为了满足别人

的需要，为了获得别人的赞美。所以，如果是在城市里，“唯持钵等器”就会有畏

惧；如果在寂静处，唯持钵等器就无有畏惧了。 

“匪盗不需衣”：匪盗是以抢劫为生的，像古代的匪盗，会抢钱、抢衣服、抢

路过人的盘缠，衣服也是他们抢劫的对象。当然，现在的匪盗抢衣服的可能不

多，但古代的匪盗，不管是汉地还是印度，抢衣服的匪盗还是非常多的。如果一

个修行者穿的衣服很破烂，如同戒律当中要求比丘或修行者所穿的粪扫衣——

把很多旧布通过裁剪后再拼接起来的衣服，因为不是完整的布料，匪盗拿过去

也没有什么用。 

即便现在，印度的有些地方，穿着还是这样，整块大布从脚的位置开始慢

慢往上缠，缠到肩部再披起来。强盗把这块完整的布抢去之后，是可以大有用

场的。但是到了出家人这里，佛陀要求，出家人在做袈裟的时候，必须把这些完

整的布先剪成很小很小、一块一块的，然后再把它们拼起来，那么这块布其实

已经破坏掉了，匪盗抢去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这也是做袈裟的目的之一。 

还有一些修行者，他们穿的可能是更旧的衣服，有些是去尸陀林里捡一些

衣服，洗干净之后再做的衣服；很多修行人的衣服甚至有很多破洞，或者是用一

条一条像拖把一样的布做的衣服。像这样，全是一些匪盗都不需要的衣服，不



 

必害怕被别人抢了、偷了，所以“无惧”，心情坦坦荡荡，没有什么畏惧心。如果

有畏惧心，每天生活在畏惧当中，可想而知，我们如何安下心来打坐禅修呢？

这会非常困难。现在很多人家里如果有特别高档的好衣服，就会担心被别人偷

走或抢走。  

“乃至不蔽体”：假如连破烂的衣服都没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掩身体了，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毕竟自己处在深山当中。如果修行者不冷的话，不穿衣服

也是可以的。当然，寂天菩萨当时是在印度，属于热带，在那里穿很少或者不穿

衣服也不冷，从这个角度来说，身上不穿衣服也无所畏惧。但现在在城市当中，

如果衣不蔽体肯定有很多畏惧的，因为很多人的很多双眼睛看着你，自己会感

到很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静处的受用的确很简单，一个钵盂解决吃饭的问题，再披上一件

匪盗不需要的衣服，就解决了穿衣服的问题，乃至于没有什么穿的也无所畏

惧。没有对住所的恐怖，没有对吃饭问题的恐怖，没有对穿衣的恐怖，什么恐怖

都没有，如此一来，修行者要做的琐事就减少到最低了，他可以有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观修正法。 

所以，这些静处的受用，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其实是很快乐的。否则，我

们会认为修行人很惨、很可怜，觉得现在的人生活得很富足。实际上，修行者不

需要为这些物质的东西担忧，不需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寻找、守护和增上，因

为这样会带来很多的烦恼和恐怖。当然，现代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有时候不

一定是自己需要，但在整个环境当中，如果不跟随大多数人的选择，就会显得

自己很落伍。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时候压力也是自找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得破放得下，

也没有什么。其实，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当中就可以了，或者说，只

要能够修行佛法，其他的比如住所、吃的、穿的都可以简单一点，即便跟不上别

人的脚步也无所谓。如果能够看得破放得下，自己也可以活得很自在。 



 

当然，作为一个初学者，这可能很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听

到这些受用的时候，没有觉得很恐怖，而是觉得很美好，但由于自己现在没有

办法做到，那么内心应当发起欢喜心，发愿以后拥有如此的受用。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受用就是一种奢侈品，为什么呢？这些受

用很好，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拥有。只是拿着“钵等器”生活，只是穿着“匪盗不

需衣”，“乃至不蔽体”，这些受用看起来很简单，但大多数人都无法拥有。从这个

定义来看，这些就是奢侈品。所以，这些寂静处的受用、这些修行者的奢侈品，

自己现在虽然得不到，但是应该发愿：总有一天要过上这样简单的生活。因为简

单，我们就不会分心，就有很多的时间修行，很容易和正法相应，获得修行正法

的功德。 

以前，米拉日巴尊者在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没有衣服穿，“乃

至不蔽体”他也是无所谓，用他自已的话来说，他的内心安住在正法当中，虽然

衣不蔽体也没有什么可恐怖的。即使强盗来了，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抢，

粮食没有，衣服也没有，什么资具都没有。他也遇到过很多次强盗，由于他自己

有修行的功德，基本上来说，一切时间当中都没有什么恐怖。此外，“唯持钵等

器”，他当时只有一个土罐用来煮荨麻，有一次他起身的时候，由于身体太虚弱

了，不小心将这个土罐摔在地上打碎了，为此他还唱了一首歌。这其实就是修

行人的典范，他选择了这种很简陋的生活，一切简简单单。 

无垢光尊者也是如此。有些传记当中讲，有一段时间苦行的时候，他只有

一个牛皮口袋，白天当衣服穿在身上，晚上当作睡袋躺在里面睡觉，他通过这

种精进苦行证悟了法性。所以，对有些人来说，静处的受用可以产生一种很强

烈的触动。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过这样的生活呢？也不一定，要看各自的情

况。如果我们过着一种很复杂的生活方式，但只要不影响自己的修行，那不管

怎样都是可以的。我们不能说只要某人拥有了这些静处的受用，他就一定修行

成功，这是不一定的，这些只是一个修行的助缘。 



 

有些人虽然拥了这些静处的受用，但他又到处说“你看我的资具，我穿得这

么差，我吃得这么差”，他为了得到什么？也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名声而已，以这

些来成为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这其实已经误入歧途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

的，寂天论师在这里赞叹了静处的受用，让我们来向往，是因为很多人被受用

所累。前面我们讲过，很多人得到了很多受用，但是没有能力去驾驭它。所谓的

“驾驭不了受用”，并不是说不会驾车，而是指我们在拥有这些受用的时候产生了

烦恼，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心力无法驾驭。如此就会引生贪欲、罪业和烦恼，

导致自己在轮回当中漂流。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我们要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尽量地知足少欲。不是说

要求我们只是保留一个钵盂，每天走上街头化缘，或者必须穿着很破烂的衣服

，而是说尽量地减低对物质的欲望，尽量地把更多的时间留出来修行。如果我

们了知了这个意思，也就了知了颂词本身的含义。像寂天论师这么大的菩萨，

绝对不可能说“住在城市里的居士，他们一定要按照我这个颂词的标准去做”，

作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他知道很多人做不到的，他不可能没有智慧看不到

这些现实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是一个最高标准，或者说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但是对很多人，我们不能说颂词里如是宣说，你就必须要如此去做，颂词的意

思是说要尽量地知足少欲，不要过多地追求。如果能这样，一方面能保证我们

有资具可以生活下去，一方面也能够有时间修行，这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癸四、向往心之功德 

所谓心之功德，是指内心产生出离心和无常等观念。这些是我们内心中应

该产生的功德，我们要对内心能够产生这种功德有一种向往。 

结合科判和颂词，其含义就是让我们要了知无常和出离心。所以，心之功

德就是我们在静处应该产生静虑、出离心和无常的功德，只有对这些功德产生

了向往心，我们才愿意去观修，否则会很不情愿。 



 

怎么让我们向往呢？首先是让我们知道，内心之功德的确很殊胜，了知这

一点以后我们便愿意去追求了。 

何时赴寒林，触景生此情， 

他骨及吾体，悉皆坏灭法。 

什么时候我可以奔赴于尸陀寒林呢？到了尸陀林当中，触景生情，想到他

人的骨骸和我的身体其实都一样，都是最终坏灭的有为法，没有任何一个固定

的自性，这便是向往心之功德。 

所谓寒林，是寂静处的一种，寂静处有很多，比如森林、山洞、山谷，或者

这里所讲的尸陀林。在印度，尸陀林也称作寒林、尸林，是放置死人尸体的树林

，这种地方是很少有人去的，所以很多修行者就选择尸林作为自己观修的地方

，作为自己生起功德的地方，因此这个地方也属于寂静处。 

在寒林当中，通过观察尸陀林的情景，便“触景生此情”，因为尸陀林和其它

地方的景致都是不一样的，全都是尸体。印度的尸林和藏地的尸林有不一样的

地方，在印度，人死了之后，家人把尸体扔到尸林里就走了，在这片寒林当中，

有新的尸体、旧的尸体、有骨架、也有正被狗和狼吞噬的尸体，看起来让人触目

惊心。 

藏地的尸林有很多人去过，来过藏地或佛学院的人，很多都可能去天葬台

或尸陀林看过。有尸体送过去之后，专门有一个天葬师在那里，天葬师通过一

些必要的修法，便可以担任天葬师的职责。虽然在藏地，大家普遍都有点儿看

不起天葬师，觉得他们是很低的一种种性，但其实天葬师里也有很多修行者或

者证悟的人。一般情况下，是先将尸体送过去，天葬师念完经后做一些必要的

仪式，然后用刀子这个尸体划开，划开之后打一个招呼，很多的秃鹫就一拥而

下，将尸体围遮得结结实实，用它们的爪子和嘴去撕咬，这样吃一段时间之后，

天葬师把秃鹫赶开，再把大块的肉割下来招呼秃鹫来吃，吃到只剩下骨架，接

着用铁锤把身体的骨头和头骨砸碎，让秃鹫再来吃，直到最后所剩无几，有的



 

连骨头都没有留下，有的只剩下一点骨头渣子。这对我们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强

烈的。 

很多来旅游的人看到这一幕，感觉很刺激。但对于修行者来说，去尸林并

不是看表演的，而是修法的一部分内容。看了之后，他们就可以这样想：这具尸

体在几天前（一般来说，在藏地人死之后要放七天，最少也是要放三天）还是一个活人，也许曾

是一个还会呼吸的病人，也许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遭遇横祸而死掉了，而现在放

在尸陀林的石头上，他就是一具尸体了。再过十几二十分钟，这具尸体也没有

了，被秃鹫吃掉了……整个从生到死、从有到无的过程是很快的。 

某一个人，他首先是个人，然后是一具尸体，最后连尸体也没有了。看到这

些，我们往往会想到：“看啊！一个人在世间当中有这么多的追求，这么多的奋

斗，这么多的希望，而一旦死亡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剩下，剩下的也只是他在世

时所积累的善业或恶业，由业力带着他趋向于下一世。”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特

别容易触景生情，对我们观修无常也会产生很大的触动。 

很多时候我去尸陀林观察，有时会这样去想。佛经当中讲过，如果能够生一

念的无常，能够观想自己的身体无常，这一刹那的功德都会比向诸如舍利弗、

目键连一样的一百个比丘供斋的功德要大。专门去观修无常的时候，虽然周围

很臭，但因为眼前就是活生生的教材，的确内心受到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就

觉得如果不修法而去执著平庸的身体、平庸的生活方式，到死的时候就会是这

个下场，什么都没办法留下，全部都是一种坏灭法。 

像这样，触景生情，看到其他人的骨胳和我的身体，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坏灭法，没有任何坚实精妙的地方，最后死了都是这样一种臭气熏天的自性。

如果我们像这样主动去观察，内心中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无常的，觉得自己的身

体其实就是这种坏灭的自性，忽然会感叹“唉，还是解脱才最有利益。” 这一世的

自己死了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每一世的自己死的时候，如果是血肉之

躯，结果都差不多。 



 

在藏地的尸林中，尸体会被老鹰吃掉。如果是在印度的尸林，有些是新鲜

的尸体，有些是陈旧的尸体，有些是被吃了一半的尸体，有些是内脏露在外面

的尸体，有些是肿胀的尸体，各种各样的尸体，不同的尸林产生的震撼效果是

不一样的，对修法来说能够产生一种不共的助缘和作用。当然，汉地有火化的、

土葬的、水葬的，但不管怎样，如果是处于一个尸体聚集的地方，相对都比较容

易产生悲伤的感觉。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适当的悲伤是很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

说像诗人写诗一样故意把气氛搞得很伤感。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由于经常

生活在活人堆里，每天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活人，只是偶尔看过一两次死亡

事件，或者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别人死亡的样子，人和人交往时，也只是互相恭

维长命百岁，人们都很顾忌死亡，刻意绕开死亡的话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

们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死亡离自己很遥远，很难让我们的内心有所触动。如

果我们经常处于这种环境当中，很多时候就刻意绕开死亡的话题了。但是，无论

我们绕不绕开、想不想，死亡都会到来，到来时就会有很多实际的情况，我们必

须要去面对、去处理。 

这地方讲“何时赴寒林？”如果我们主动地想要去寒林修法，这种心态就不

一样。一个是刻意地回避和模糊死亡的概念，一个是刻意地想去寒林当中，让

自己对死亡产生非常强烈的感受，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主动地去寒林进行长时间地观修，我们的思想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往哪方面转变呢？不是我们转变得越来越悲观了，而是转变得越来越积极向

上，什么样的积极向上呢？就是说内心深深知道，其实只有修习正法是最重要

的，因此要积极地累积资粮，积极地忏悔罪障。 

当然，这里说的积极向上和世间观念的积极向上是不一样的。世间的积极

向上是说我们不能够谈因果，不能谈死亡，不能谈修行，不能谈青灯古佛，在世

间人看来这些都是消极的。而在佛教当中的意思是相反的，我们说的积极向上

是指修行者开始注重因果了，开始注重精神方面的修持，开始修心、调心，开始



 

注重积累资粮、净除罪障等，并不愿意坐以待毙。反观世间人，他们避免谈死

亡其实就是坐以待毙，不做任何的抵抗，只是说大的方面知道死亡总有一天会

来临的，但他根本不做任何准备，其实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才是一种消极、坐

以待毙。 

如果我们在寒林中经常观想，对自己修心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功德利益。如

果去尸陀林的机会不多，也可以刻意去太平间这种尸体累积的地方观看一下。

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心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我们在这里听法，脑袋里

观想尸陀林是什么样子，太平间是什么样子，很难产生无常的气氛，必须亲自

去看，因为环境会决定我们的心态。在这种环境中一看，到处都是尸体，都是

血迹，比如在佛学院的尸陀林中，到处都是烂衣服和血迹，石头上有很厚很厚

的油污、散落的破棺材，如此景象，自己的心自然而然就会开始伤感，很容易

引发无常的观念。如果在汉地我们可以去太平间或火葬场，观想自己有一天也

会躺在这里，也会被送到火炉里烧化，也会被埋在土里慢慢地腐朽，一切都是

坏灭之法。 

说到这里，有些人也许会想，按照你这么说，在太平间工作的人，他们难道

有很强的出离心吗？这是不一定的。一方面他是被动的，他并不想去这种地方

工作，此外他也没有修行的教言，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很机械麻木地去背尸

体、运尸体。为什么不会额外地产生功德呢？因为他没有接触此类的修法和窍

诀，而我们则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我们去尸陀林观

修的时候，这些教育就会发生作用，就会引导我们深入观察，“我的身体将来也

会这样死的，现在为了这个身体和世间八法去奔波，最后还是一无所有、一无

所得，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修习正法。”所以，在太平间、火葬场或墓地工作

的人，由于他们没有佛法教育的缘故，虽然每天都在和尸体打交道，但是不一

定能产生心的功德。而修行者因为有无常的教育，去尸陀林主动观修是有目的

的，是刻意地把自己的心往解脱方面引导。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二者之间的差

别。 



 

总而言之，通过在寒林中观修，让我们知道，现在我所执著的身体和他人的

身体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最终都是坏灭的法，不管我们现在如何

重视自己的身体，如何打扮、保养，如果不以此身来修行正法，这一切终归无

义。反之，如果我们在维护身体过程当中也修持很多善法，这才是真正有意义

的。 

这一堂课就学到这里。 

 


